
□ 罗富章

位于大理市下关西洱河北岸的龙尾
城遗址，又名龙尾关、槐城，可以说它
折叠着多少代老大理人沉甸甸的记
忆。每逢周末或者闲暇时光，我总爱
越过黑龙桥，到龙尾关这片新旧交替
的城池走一走、看一看。天色微沉时，
龙尾关像一位经历岁月沧桑的老人，
靠在苍山斜阳峰下，慢慢回味着旧事，
而我的一颗怀古之心也在行走间油然
而生。

龙尾关西起天生桥，东至大关邑
村，由南诏王阁罗凤始建于唐开元二十
九年（公元 741 年），作为南诏都城太和
城的南大门，因苍山山势如游龙掉尾得
名。自古以来，在龙尾关以南，由东向
西缓缓流淌的西洱河，宛如一条天然

“护城河”，守护着这一方古城遗址的
和谐与安宁。如今，虽然一千多年过去
了，庄严肃穆的龙尾关城楼，依然宛如
门神般矗立着，似在诉说“天宝战争”的
惨烈，墙上一株弯腰低头的狗尾草，像
是对李宓将军俯首称臣。

龙尾关下，一条叫阳南溪的溪流，

沿着“寿康坡”潺潺而下，自然而然地营
造出“小桥流水人家”的优美意境。城
楼上通常昼夜灯火辉煌，人们弹唱洞
经，品茗休闲；楼下门洞里，不时能看见
客商、挑夫进出的身影。

路上没有行色匆匆的赶路人，也没
有见缝插针的快递、外卖电动车。大多
是附近的老人，他们弓着腰，踱着青石
板拾级而上，踩踏着岁月里的马蹄印，
时不时停下脚步，仿佛能听见“哒哒”的
马蹄声和远远的马铃声。

路两旁的店铺，都是两层青砖灰瓦
民房，没有半点钢筋和水泥的影子，只
是，大多呈现“残门锈锁久不开”的荒
凉。倚着路边店铺的柜台小憩，抚摸着
那光滑油亮的石板，我心想：多少银圆
铜板和汗渍才能磨出这般模样？

风雨侵蚀，脱落了漆的门板缝里，
还能嗅到茶叶和烟草残留的味道。当
年，无数担茶叶、烟草、布匹和糖、盐就
是从这里集中分散，进西藏、走夷方。

龙尾关古色古香的小街一隅，是一
间卖南涧油粉的小门面，店主是一位驼
背的奶奶，见客人进来就问：“要几碗，
现吃还是带走？”没有过多的营销技

巧。我要了一碗五元钱的油粉端上桌，
木瓜醋和着葱花、芫荽和麻辣酱，“呼噜
噜”下肚，胃里顿时翻江倒海，额头冒
汗，嘴里“哈哈”直呼过瘾。这般劲爽，
是酷热的夏天降暑的最好良方。看着
所剩无几的油粉，我问驼背老奶奶每天
为何不多卖些。她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为了让当地和外地的游客来到龙尾
关，能喝着苍山的泉水酿制出的大理啤
酒，吃着爽滑细腻的南涧油粉，我们每
天都用小客车从南涧捎来，当天卖完，
过时不候。在龙尾关做小本生意，赚多
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得起这块风水
宝地！”

午后，路边卖小菜的，都是些当地
上了年纪的老人。各式小菜，没有菜市
场的那般鲜亮硕壮，叶子上甚至还留些
斑斑点点的虫齿印。他们也不备秤，都
是成堆成把地卖。看上了，从水桶里捞
起三两根稻草，给你捆扎结实，打个扣
环，付钱拎走。有时还会多给你捆上三
两颗葱花、芫荽，回去当佐料。顾客满
是感激，心里绝不会有“明让你三两姜，
还说我不识秤”的疑惑。都是些老顾
客，今天来了明天、后天还会来，彼此心

中都有期待。在龙尾关小道边，我目睹
了一对卖民族饰品的老夫妇吃饭时互
相夹菜喂给对方的模样。他们一直默
默守护着这座生养他们的老城和祖上
流传下来的传统手艺，所以，他们卖的
民族饰品价廉物美，吸引了络绎不绝的

“回头客”，虽然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无
形中传承弘扬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
化。他们在生活上相濡以沫、琴瑟和
鸣，伴随着龙尾关和斑驳时光“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其实，经受了风风雨
雨的龙尾关也是社会的缩影，这里的芸
芸众生，悄无声息地将一个个日子串成
了“岁月”。

当我离开龙尾关时，正是夕阳西下
的时刻，落日的余晖将飞檐翘角的城楼
镀成一片金黄色，而斑驳老旧的城墙
的影子也被拉得老长。此刻，我想起
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老铺面、老门板、
老市声和老柴米油盐味，还有那些老
人们对待厚重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模
样，以及他们悠然淡泊的活法。正如
傲然屹立的龙尾关，永远默默守候着
这里的安宁，让这里的日子过得平实、
有味而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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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鹏

摆渡车渐渐驶向山门，巍宝山还
沉睡在晨霭里，透过“巍宝仙踪”的匾，
里面的一切被乳色笼罩着，虚幻、神
秘，偶尔投射下来的几缕阳光产生丁
达尔效应，仿佛人间仙境。早起的鸟
儿和蝉一齐啼鸣，声音在山谷间荡出
回响，愈发显出仙山的宁静。

今天的目的地离山门不远，面积
远不及其他殿宇，却是带动巍山文旅
产业的新生力量。

我冒着雾气，踩着湿润的青石板，
望着青翠的松涛，听着鸟叫蝉鸣，拾级
而上。

过了南诏土主庙，在文昌宫门前
远眺，灵官殿的飞檐在树影间若隐若
现，院内的那株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
录的世界最高古山茶高高矗立，树上的
花早已谢去，树枝间又长出了新的芽
苞，为二月的如火般的花潮孕育着生
机。但我今日并非想一睹这株古山茶
的风姿，我要寻的，是紧邻的太子殿，探
寻这座小庙是有如何的魔力，能让巍山
古城在全国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但若不是门楣上那块几近褪色的
匾额和网络平台的大力推送，我平日
爬山时几乎错过了这座被岁月浸透的
小庙。

走近，可能因为时间尚早，寺前还
落着几片枯叶未来得及清扫，这应该
是才落下的，踩下仍能发出细碎的脆
响。窸窣的响声打破了宁静，在静谧
的山间格外清晰，如同来自遥远时光

的回音，古老，悠长。
寺小，但它的名气足以吸引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书客和角色扮演游
戏爱好者。

跨过那道被香客和年轻人们的步
履磨得光滑的门槛进入寺院，仿佛跨
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不像是一个寺院，
更像是年轻人们的一个新晋打卡地。

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有个年轻人
来参观寺院。那时的太子殿，还是一
个名不见经传，因香火不旺几乎要失
修的破败的小庙。他进入寺院，见院
内木牌上写的筹款修寺公告，又见隔
壁灵官殿那株四百多年的山茶树开得
如火如霞，顿时心生灵感，不久就创作
出了一部百万字的小说作品。那一初
见，勾出了一个故事的缘起；那一抹
红，映亮了两个灵魂的相遇。这个年
轻人，就是网络作家墨香铜臭；这部小
说，便是《天官赐福》；这两个灵魂，即
是花城与谢怜。

殿前，绣球花树上系满了祈福的
红绸在风中轻轻飘荡，像一树跳动的
心火。望向对面的小屋，满墙的手写
信让人叹为观止——有娟秀的字迹写
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
云”，有稚嫩的笔画勾勒出书中人物的
轮廓，还有远方的旅人留下的车票，背
面写着“为你明灯三千，为你花开满
城”。这些信物被仔细地保存，这一定
经过了整理，否则这间小屋早已装不
下这许多深情与信念。

走上石阶，只见神龛中的太子像
静立中央，细细端详，有一种自内而外

散发出来的悲悯，像是理解人间疾苦
的智者。殿内的香炉里，几炷新插的
香正在静静燃烧，想必已有虔诚的香
客赶在我之前来过了。青烟袅袅，在
朱红的柱子间盘旋不去，像无数未竟
的心愿在院内低语，也像花城与谢怜
在此驻足流连。

退出殿来，太阳也升至半山了。
院中的那株老树下，碎金洒了满地斑
驳，树影随着山风轻轻摇曳。在这里
近观，小殿的几根柱子稳稳立在石墩
上，隼铆严丝合缝地卡住每个零件，这
西南特有的建筑方式不用一钉一铁，
却让小殿承载了历史，避过了风雨，扛
下了天灾，担下了人祸，始终屹立不
倒。檐角的铜铃叮咚作响，伴着从殿
内传来的诵经声，与山风、蝉鸣、鸟叫
互相交织，谱成了最自然、最本真的交
响曲；从这里远眺，山雾在晨光的照射
下渐渐散开，巍宝山也露出了她原本
的形色。如墨，如黛，一层一层，先是
在雾霭的乳白间融入天际，最后又慢
慢清晰地展露在眼前。

阳光慢慢爬升，从山间终于越过
屋脊，直直地照在我的脸上，我闭上
眼，享受着这来自自然的沐浴，任晨光
将我的面颊晒得温热，反而有一种安
稳自在的感觉。睁开眼，两个穿着汉
服的少女一人穿着红，一人裹着白，有
说有笑却又不失优雅地步入这里，很
明显，她们根据动漫形象，一个扮演花
城，一个扮演谢怜，一定是这书的忠实
书迷。走至屋内，她们将信物递出后
相视而笑，轻念那句经典台词：“身在

无间，心在桃源。”
隔壁，那株世界上最高的古山茶

花期已经落幕，但它裹满青色的高大
身姿仍然格外显眼，不停地吸引着我
的目光。我借着儿时的记忆，想象着
它早春时节满树红霞的模样：该是怎
样的绚烂，才能在一瞬间点燃一个作
家的灵感，在纸上开成笔下的花？

或许美好的事物向来都是如此，
在适当的时刻，以适当的方式，点醒适
当的人。

离开时，风卷起落叶，在空地上飘
着旋着。回望太子殿，它就像谢怜，朴
素坚韧，平凡中自有光华。正如书中
所言：“风光无限是你，跌落尘埃也是
你，重点是你，而不是怎样的你。”这座
小殿成为年轻人心中所喜，不在于飞
檐画栋，不在于古老历史，而在于每一
个前来的人，都将自己对书中的向往
与期许留在了这里，久久不散。

下山路上，我遇见了一位满头银
发的老妈妈。她正蹒跚着往我离开的
方向行进，背篓里装着香烛供果，自然
不是为小说而来。我问她是否常来，
她笑出一脸皱纹：“年轻时喜欢和几个
老姐妹上来野炊，但现在年纪大了，走
不动了，不常来。这次是来给在城里
上学的小孙女求个签，希望她平平安
安、学习进步。”看着她虔诚的背影，我
幡然醒悟——文学赋予这里浪漫的想
象，民间给予它信仰的力量，两种看似
不同的寄托，其实都源于我们对美好
的最真实的向往。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 李文开 文／图

在无量山的烟火气息里，藏着一道
动人心的美味——千张肉。它从不是
惊艳四座的“硬菜”，却用恰到好处的滋
味，把生活里的温暖熨帖得刚刚好。

这道菜的巧思，藏在选材与工序
里。选用肥瘦相间的猪三线肉，搭配无
量山特有的酸腌菜，经煮、炸、蒸三道耐
心工序慢慢打磨。煮出肉的本味，炸出
表皮的微焦，再用蒸汽把油脂悄悄逼
出，让酸腌菜轻轻吸走多余的油腻。等
到端上桌时，嫣红的肉片层层叠叠，酸
腌菜的金黄隐约透出，光是看着，就像
看到了家人用心准备的模样。

入口时更懂它的好——肉片软嫩
得几乎不用嚼，肥腻早已被酸腌菜悄悄
化解。酸甜的香气裹着肉香在嘴里散
开，不是浓烈的冲击，而是温柔的包
裹。就像无量山的人一样，不张扬却实
在，把对生活的热爱，都藏在这口“刚刚
好”里。

有人说它像四川的咸烧白、沿海的梅
菜扣肉，可懂的人都知道，差别就在那口
酸腌菜里。那是用无量山大青菜腌出来

的味道，干腌菜的酸甜带着山风的清爽，
既能克住肉腥，又能引出肉的鲜。所以男
人们爱这软嫩的肉片，女人们偏爱吸饱油
脂的腌菜，就连剩下的菜汁，拌着米饭都
能让人多吃一碗——它从不是只讨好某
个人，而是想让一桌人都吃得舒心。吃一
口千张肉，就像尝到了无量山人的心意：
不追求极致的惊艳，只愿用最妥帖的滋
味，让每个吃到的人，都觉得温暖又满足。

□ 李晓亮 文／图

晒秋，是普淜最挥之不去的乡愁记
忆。普淜镇位于祥云县东南部，自唐代
置河西县至今已逾千年，是茶马古道和
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高原独特的立体气候让普淜的秋
收比坝区晚了不少时日，却也孕育出更
饱满的硕果。海拔两千多米的地势让
这里的秋天来得格外清爽，也让晒秋成
了最为别致的景观。

月白风清，天高云淡，瓜果飘香谷满
仓。每年这个时候，普淜老街就被金黄的
玉米簇拥点缀起来，丰收的喜悦写满了男
女老少的脸庞，老街“晒秋人家”又迎来了
一年当中的“晒秋”旺季。转过新街口，视
线会被一片绚烂撞个满怀——屋檐之下、
木架之侧、青石板上，辣椒的火红、玉米的
金黄、瓜子的暗褐、芸豆的乳白……像是
莫奈的调色盘，在秋日的暖阳下铺展开
来，这便是小镇最动人的时刻。

沿着老街往里走，家家户户的“晒
秋”形式各异：簸箕里晒着刚采摘的“潮
瓜子”和还未脱籽的向日葵，编织袋里
铺着金色的冰粉籽，在阳光照耀下透着
新亮。最耀眼的是屋檐下悬挂的玉米，
普淜种植玉米由来已久，每年秋收后家
家户户采收玉米归来，老人们便开始忙
碌起来了：个头大的玉米棒去皮、编成
串挂在杆上立于屋檐下，个头小的直接

晾晒于地，黑白相间的老房子和金灿灿
的玉米相映成趣，不占地还美观大方，
放眼望去整条老街熠熠生辉，是普淜最
为独特的晒秋景观。

那位耳背早已听不清声音的耄耋
老人，依旧日复一日地朝着太阳的方
向，忙碌的手却始终不停歇，不是在拣豆
子便是在剥玉米，老一辈人的勤劳与持
家在这一刻便具象化了。没有名字的小
卖部门口，老人们常坐于此，一边翻晒草
药，一边聊着收成，谈笑声一阵接一阵地
传来，在空气里久久不散。漫步其间，那
些儿时的回忆一一涌上心来。

新收的稻米已堆满粮仓，新腌的腊
肉已挂满屋檐，每一幅晒秋图景都凝聚
着质朴的情感在等待着你，不论你贫穷
或富有，故乡都永远向你张开双臂，这
便是这个山乡小镇独有的晒秋，没有刻
意的雕琢，却藏着最质朴的喜悦，都是
故乡写给远方的你最温暖的歌谣。

□ 母锡鹏

清代孙髯翁作《大观楼长联》，上联
写景，下联写云南历史，其中一句是“宋
挥玉斧”。在研究大理历史中，“宋挥玉
斧”（或“玉斧画河”）的真、伪永远是回
避不了的课题。

据史籍记载，宋政和七年（公元
1117 年），宋王朝打算在大渡河外建筑
城邑，设市与大理国进行贸易，购买大
理马用于北方的抗金战争。当朝廷向
黎州（今四川汉源）刺史宇文常了解情
况时，宇文常说：世祖皇帝（赵匡胤）曾
手执玉斧（文房古玩）沿着地图上的大
渡河一划说，宋与大理国以大渡河为
界，大渡河外的地方宋王朝不再要了，
这样宋朝可以保证150年没有西南边藩
的战乱。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宋挥玉
斧”的故事。

宋朝为何在当初不统一大理国，扩
充领土，充实兵力？原因归纳为以下两
点：首先，经济上大理国是稳定的。自
段思平当政后，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政权逐步得到巩固，人民得
以安居乐业，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
和发展。同一时期，北宋进行了南平王
高保勖、武平节度使周行逢、后蜀孟昶、
南唐、南汉的战争后，也需要消化成
果。其次，军事上北方契丹已得燕云地
利，北宋必须重兵布防。大理路远、林
密、兵多且武备齐整、人民万众一心，地
利、人和占优势。北宋考虑到了自身军
备不足以在两个战场同时用兵。

元朝官员郭松年来云南考察时写
了一篇《大理行记》，文中说：“宋兴，北
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
中国。”此记述说明，大理国与宋王朝有
使节往来，只不过双方往来不多而已。

元代李京编纂的《云南志略》，对这
段历史是这样记述的：“宋兴，介于辽、

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与唐、宋相
始终。”又载：“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
六诏之地，皆为郡县。”

《宋史》是中国历史二十四史中最
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依据的材料为宋
代的国史，史实基本是可信的。《宋史》
中的《大理国传》记载：“大理国，即唐南
诏也。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
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
亦不领于鸿胪。政和五年，广州观察使
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
妾，欲听其入贡……”

著名白族学者马曜说：“大理国与
南诏国不同的是，始终与宋王朝保持了
睦邻友好关系，不向东南亚扩张，不与
中央王朝抗争，其社会经济文化较之南
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大放异彩
的释儒文化。”

随着民间贸易和往来的频繁，有许
多内地的汉族同胞迁徙到了大理。汉
族同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促进了大理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
展，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如唐太
宗所著《帝范》一书，在中原地区早已失
传，恰好大理国将这本书完整地保存了
下来。

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维摩诘经》跋文：“大理国相国公高泰
明为大宋国奉使钟震、黄渐造此《维摩
诘经》，将命还朝，福禄遐瑕，登山涉险，
无所惊虞。蒙被圣泽，愿斯年而永无隔
绝也。文治九年（公元 1118 年）戊戌季
冬旦日记。”这段文字也印证了大理国
与宋王朝的友好关系。

“宋挥玉斧”是云南历史进程中的
大事件，两种说法都有依据。宋王朝在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弱小的王朝，北方大
敌当前，它是无法顾及大理国的。大理
国之所以有三百余年的太平历史，就是
因为没有战争，文化发达，民众安宁。

巍宝山太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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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挥玉斧之始末

普 淜 晒 秋

无量山千张肉


